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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

吴越国及其文化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秘色瓷，作为这一时期工艺美学的巅

峰代表，不仅是吴越国保境安民、纳

贡中原的物质见证，更是江南文化

典雅精致精神内核的艺术结晶。

世人多从诗句中想象其美：

晚唐陆龟蒙赞其“夺得千峰翠色

来”，五代徐夤喻其“巧剜明月染

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同时，

“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

色”的说法，又为其增添了神秘色

彩。这一跨越千年的迷雾，直至

1987 年 陕 西 法 门 寺 地 宫 的 开 启

方被驱散。地宫出土的 13 件青

瓷器，与《衣物账碑》上“瓷秘色碗

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

碟子共六枚”的记载完全吻合，世

人方知传说非虚。

作为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专

为官方烧制的顶级瓷器，秘色瓷

既服务于吴越国王室的日常与礼

制，亦作为重要“国礼”大量进贡

至中原。在吴越国钱氏王陵及贵族墓葬中，如吴越国开国之

君钱鏐的父母钱宽、水邱氏夫妇墓中，其子第二代国王钱元

瓘及其夫人马氏康陵中，都出土了众多品质卓绝的秘色瓷，

述说着王室的奢华与内部的礼制规范。其作为贡品的踪迹，

远播至中原王朝与北方辽境。北宋皇陵出土的云鹤纹套盒、

辽祖陵出土的龙凤纹大盘、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青

瓷官字款盘、辽代贵族墓韩佚墓出土的人物宴乐纹执壶与温

碗等，皆被视为秘色瓷。它们共同勾勒出秘色瓷作为顶级商

品与政治礼物所构建的璀璨脉络。

这些秘色瓷由何处烧造？2017 年浙江慈溪后司岙窑址

的发掘，为这抹天青传奇找到了确切的产地。此次发掘不仅

确认该窑址是晚唐五代时期烧造秘色瓷的核心窑场，更以一

系列关键证据建立了从生产到使用的完整链条：除了造型和

胎釉特征相符外，窑址出土的个别瓷质匣钵上清晰刻有“罗

湖师秘色椀”字样；窑址中的八棱净瓶残件，与法门寺地宫出

土的八棱净瓶底款完全一致。这些发现，使秘色瓷生产与流

通的对应关系有了坚实的考古学支撑。

秘色瓷作为越窑艺术的巅峰，代表了一个时代工艺与审

美的完美融合。秘色瓷的美学核心，在于摒弃繁缛纹样，以

造型的端庄气度与釉色的温润内敛取胜。其器型丰富多样，

以碗、盘、钵、盏、盒等为主，亦有执壶、瓶、罐、碟、盏托等。每

种器物又有多种造型，皆在简约线条中蕴藏匠心。其釉质莹

洁，光泽柔和，观之如远山含黛，触之若春水微澜，充分契合

了江南文化自唐以来所崇尚的雅致、含蓄的审美气质。

为追求“如冰似玉、无水似水”的艺术效果，工匠们首创

了瓷质匣钵以釉密封、单件装烧的极致工艺，确保了釉色的

纯净与完美。每一件器物，从拉坯修形到满釉封烧，皆不计

工本、精益求精，体现了其作为晚唐五代宫廷用瓷的专属性。

秘色瓷开创了以釉色与造型为核心的高端青瓷审美范

式。其天青釉色与精细工艺，完成了对金银器韵味的巧妙

转化，不仅为后世汝窑、南宋官窑的“雨过天青”提供了美学

源头，也深远影响了龙泉窑的粉青、梅子青釉乃至高丽青瓷

的审美取向。

为何在乱世中这抹天青能达到至臻至美之境？答案深

植于吴越国独特的历史境遇。当五代十国战乱频仍之际，

偏安东南的吴越国在钱氏三代治下，70 余年相对安定，为

手工业的登峰造极提供了土壤。同时，为在乱世中生存，吴

越国力行纳贡中原之策，以精美瓷器换取政治认可与和

平。为此，吴越国在越窑核心产区上林湖设立“省瓷窑务”，

管理窑业生产，开创了早期“官窑”制度。后司岙窑址出土

的“官”字款匣钵、窑址附近出土的光化三年（公元 900 年）

墓志罐上“贡窑”的记载，都确证了其官方烧造属性。正是

这种垄断性资源投入与制度化生产，为秘色瓷的极致工艺

奠定了基础。

如今，在博物馆的展柜中，我们依然能与那抹天青相

遇。它静静地诉说着一个王朝的故事、一个家族的智慧、一

个时代的审美。秘色瓷是泥土与火焰的传奇，是工匠与诗

人的对话，是吴越国在乱世中创造的一抹文明亮色。它没

有随着吴越国的消失而湮灭，反而化入中华文明的基因，在

宋瓷的辉煌中重生，在千年的传承中不朽。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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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老 家 在 湖 北 十 堰 ，武 当 山 脚

下。记忆中，七十二峰是呼吸的轮廓，而

山腰间那处叫“磨针井”的小小道院，则

是一枚安详的句点。它不像金顶那般引

人仰望，只静静地守在登山古道旁，仿佛

一位慈祥长辈。小时候上山，总把这里

当作中途休息的驿站。大人们去殿里，

孩子们便趴在姥姆亭的栏杆上，盯着亭

中那口深幽幽的井和井龛里微笑磨杵的

铁铸老母像发呆。对于孩童而言，“只要

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道理过于深奥，

倒是那井水的清冽、殿壁上色彩古拙的

《真武修真图》壁画，以及殿前乌黑发亮

的两根碗口粗铁杵，构成了一个似懂非

懂的奇幻世界。

后 来 ，我 外 出 求 学 、工 作 ，鲜 少 返

乡。直到前些年，回老屋收拾旧物，事

毕，又驱车上山，独自重访了磨针井。道

院依旧纤巧玲珑，翠林环绕，时光在这里

被过滤得缓慢而宁静。与童年记忆不同

的是，院子里多了好些稚嫩的面孔。一

群身着练功服的少年，正在一位师父的

带领下，于古井旁的树荫下凝神习练武

当拳法，身形起落，悄然无声，唯有汗水

滴落石板。领队师父告诉我，磨针井“志

道苦修”的精神，正是武学最好的启蒙

课。那一刻，古老的殿宇与鲜活的生命

力交织，我忽然对“磨针”二字，生出了前

所未有的触动——它磨的，何尝不是游

子心中那根名为“乡愁”与“初心”的杵？

往后几年，但凡回老家，只要得空，

我总会绕上来看看。就这样，我与山上

的文保员熟络起来。记得一个秋日下

午，我见他正拿着记录本，细细查验殿宇

的梁柱。我们聊了起来，谈起磨针井，他

如数家珍：“别看这院子小，它可是武当

山古建筑群这顶‘世界遗产’皇冠上一颗

别致的宝石。”他引我看屋檐的雕脊，看

石碑上镶嵌的已有 5 亿年历史的“直角

石”化石。他指着一处有修复痕迹的砖

瓦说：“前些年，市里推进专项保养工程，

我们像给老人家梳头一样，仔仔细细地

给它做了维护，就是为了让它能安安稳

稳地把‘铁杵磨针’的故事再讲几百年。”

话语虽平淡，却让人感到一种庄严。

他守护磨针井有些年头了，储满了

这里的光阴故事。“这里呀，来的都是有

心人。”他的目光转向一对在铁杵前低声

细语的母女。“每年春夏，尤其是考试季，

很多家长会特意带孩子过来。不单是祈

福，更像是一种无声的誓师。大人摸摸

铁杵，孩子看看老母像，那种‘一起使劲’

的眼神，比任何说教都有力。”

最让人感慨的，是磨针井作为“道廉

文化教育基地”的独特角色。常有党员

干部来参观学习，在这“抱朴守一”的清

静地里，对照“铁杵磨针”的纯粹，思考如

何守住初心、磨炼政德。这时候，这井、

这杵，就又成了映照心境的镜子。

同一件文物，被不同的人读出不同

的深意，却都指向了“坚持”这个内核，成

为人们的“精神充电站”。

离开时，夕阳为姥姆亭的飞檐镀上

金边。回首望去，那道院静静矗立在苍

茫山色中。我知道，这个属于家门口的

故事，仍将被清风、被时光、被一代代心

怀信念的有心人，温柔地传诵下去。

磨针井畔的故事
赵   亮

“对石制品原料做热处理的炉灶，为东亚首

次发现，加之早期陶器已经在少数地区出现，说

明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发明的有控制性用火，

至此已经迸发出文明的火花，中华文明探源，应

该向更久远的历史纵深推进……”在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25 年中国考古新成果”

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研究员高星发出这样的感慨。

此次入选的考古新发现，包括河北阳原县

新庙庄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新郑市裴李岗石

器时代遗址、河北张家口市郑家沟红山文化遗

址、新疆温泉县呼斯塔青铜时代遗址、山东青岛

市琅琊台战国秦汉时期遗址、新疆吐鲁番市巴

达木东晋唐时期墓群 6 个项目。这些新发现，

不断解决着重大学术问题，为历史文献记载提

供实证，丰富我们对古人类发展的认知。

新庙庄遗址位于被誉为“旧石器考古圣地”

的泥河湾盆地。遗址发现距今 12 万—1.3 万年

的 6 期遗存，包含石片石器、莫斯特技术风格石

器、石叶、小石叶、细石叶等石器技术，构建起贯

穿晚更新世的文化序列。其中，小石叶技术被

认为是早期现代人的典型石器技术，2 号地点

发现的小石叶技术距今 4.5 万—4.2 万年，为华

北乃至东亚最早。莫斯特石器是首次在华北地

区被发现，意味着尼安德特人群可能到达或影

响中华腹地。5 号地点出土的数量丰富、质材

多样（尤其是海洋性动物骨骼材料）的穿孔装饰

品，不仅是当时人类审美追求的物证，还蕴含当

时古人群远距离贸易、手工业专门化、社会分层

与复杂化等多方面信息，与复杂用火

遗迹、精美石器一道，预示一场对人类

历史进程影响深远的技术与社会革命

即将发生。

裴李岗文化是中原地区发现最早

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分布范围广、

对周边地区影响很大。对裴李岗遗址

的考古发掘，确认下层存在旧石器时代

晚期文化遗存，为探索中原地区旧—新

石器过渡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遗址

出土了数量丰富的陶塑，主要为人物及动物形

象，其中的人面獠牙像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人面

獠牙形象之一，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神面形

象的源头之一。对出土的陶质小口尖底瓶的检

测，发现了采用水稻为原料的红曲霉发酵技术

进行酿酒的证据，为探索仰韶文化尖底瓶的起

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新庙庄和裴李岗两个遗址，自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起就进行过多次发掘，如今，新一轮考古

调查、发掘与多学科方法的运用，揭示出多个新

地点和前所未有的材料与信息，使老遗址再次

焕发出新活力。这也提醒我们：在新的学术理

念和科技手段支撑下，一些早期调查、发掘、研

究过的区域或遗址，可能仍具备以前未能认识

到的学术价值。

红山文化晚期人群为何在辽西地区突然失

踪？他们迁徙到了何处？长久以来，这个问题

一直困扰着学界。郑家沟红山文化遗址的发

掘，终于解开了谜团。碳 14 测年显示，郑家沟

遗址 1 号积石冢年代距今 5100 年至 4800 年，遗

物既保留了红山文化典型元素，又兼具本地特

色，可能代表了红山文化向西南扩散过程中与

张家口本土文化融合形成的一支新的考古学文

化类型。对 1 号积石冢出土的 24 例人骨的全基

因组测序结果表明，郑家沟人群与西辽河流域

红山文化人群有很强的遗传联系，应属同一族

群。墓葬和祭祀坑出有器物 600 余件（套），包

括大量用蚌、珍珠、螺等制成的饰品，其中的玦

形玉龙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物。

郑家沟遗址证实红山文化曾向西南迁徙，延

长了红山文化的时间轴线，扩大了其分布范围。

遗址考古项目领队龚湛清介绍，目前，已在张家

口地区发现同类积石冢 200余座。“这片区域有没

有牛河梁坛庙冢一样的祭祀中心？这些冢的结

构是否有所区别？冢与冢之间是什么关系？”首

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明指出，遗址还存

在 许 多 未 解 之 谜 ，这 些 问 题 都 是 未 来 研 究 的

方向。

呼斯塔遗址是一处由核心区城址、墓地及

核心区外围遗迹构成的面积超过 12 平方公里

的大型聚落。东区墓地内的一座大型墓葬，年

代为公元前 2800—前 2600 年，是新疆目前发现

的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存之一，形制特殊。墓中

出土的一把铜刀，是欧亚草原所见最早的锡青

铜制品之一。出土的权杖头为戴帽子的人面形

象，面相写实、逼真，前所未见。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认为，呼斯塔

遗址的发现丰富了人们对新疆青铜时代的认

知，期待未来获得更多发掘成果。

琅琊台遗址考古确认了由山顶高台建筑和

山下院落构成的“秦修汉葺”的高等级建筑群。

山顶建筑基址总面积约 45000 平方米，分为多

个层级。最上层为核心殿堂基址，东、西两侧不

同层级台面上发现房间、廊道、院落门址、石铺

道路及排水设施等。出土的夔纹大半圆瓦当和

龙纹空心砖等高等级建筑构件，可证实文献中

秦始皇“徙黔首三万户”筑“琅邪台”的记载。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认为，

琅琊台遗址集中展现了早期王朝的治理能力、

工程技术水平及文化整合策略，是研究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演进机制的又一例证。

巴达木东墓群是一处晋唐时期的墓葬遗存，

为深入研究晋唐时期国家治理、文化融合、丝路

交流提供了关键性实物资料。唐墓随葬器物以

彩绘泥俑为主，主要有“四神十二时”俑、男女立俑

及马、牛、驼等动物俑。口含、手握钱币的葬俗普

遍存在，具有典型中原文化特色。出土《天宝八

载木券》一组，残存墨书 230 余字，初步释读应与

中原丧仪中的“斩草仪”有关，展现了西域社会对

中原文化的深度认同。遗存内涵丰富，再现了西

域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场景，见证了唐代中央

政权对西域的有效治理与文化浸润。

此次入选的遗址，大多经历了数年的发掘研

究，如裴李岗遗址的发掘持续 8年，呼斯塔遗址发

掘历时 10年，琅琊台遗址至今也已有 7年。这说

明，重大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并非仅仅源于运

气，而是锲而不舍、砥砺前行的结果。众多考古

人立足田野、叩问古今，几多辛劳、几多挫折，在艰

难与困惑中偶有拨云见日、柳暗花明的突破与惊

喜，推动着我国考古事业登上新的高峰。

立足田野   叩问古今
——解析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

周飞亚

吐鲁番气候干燥，埋在地下的文

物仿佛被封存在时间胶囊里，一般都

保存得很好。尤其文书等文物，其他

地区的遗址往往难以保留，但由于同

样的政令文件会传到中央王朝治下的

各个地方政府，吐鲁番为我们保存了

历史现场。

吐鲁番考古发现的墓地，从比较早

的洋海墓地一直延续到汉唐，巴达木东

墓地是阿斯塔那墓群的一个延伸。阿斯

塔那当年发掘出土了许多文物，尤其是

大量的吐鲁番文书，形成了吐鲁番学。

因此阿斯塔那墓群很早就被保护起来

了。但巴达木区域变成了葡萄园，当地

居民对葡萄进行灌溉时，水会突然陷下

去，人们才知下面有墓葬，因此很多墓葬

被灌溉的水侵蚀了。从 2022 年到 2025
年，考古团队做了大量工作，才有了这项

特别厚重的考古发现。

巴达木东墓地，至少有 3 个方面的

重要价值。首先，这是中央政府边疆治

理的见证。我们知道，汉朝在西域的统

治主要靠西域都护府，后来通过五争车

师，公元前 48 年在吐鲁番设置戊己校

尉，是通过军政机构的方式统治。到唐

太宗李世民公元 640 年收复吐鲁番的

时候，如何来统治这块地区，在朝廷上

还有争论。当时魏征和褚遂良都主张

用古法，设一个只管军政的机构，唐太

宗坚持用正州方式统治，把整个环东天

山地区进行编户齐民。唐太宗知道从

魏晋南北朝开始，此地汉文化已有深厚

基础，无论是经济形态还是文化认同，

都可以同中原一样进行直接统治，所以

才设了西州，并把最早的安西都护府放

在这里。从汉到唐，这是个开花结果的

过程。清代能收复西域，故土重归，也

是因为中央政府长期在边疆治理奠定

的基础。这些墓葬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墓主人都是入籍唐朝的，很多是唐朝的

正式官员，按照唐代的体制升迁移动，

生老病死后按当时的礼制进行埋葬。

这些将领及官员克奉正朔，对维持西域

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次，见证了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

巴达木东墓地发现的这些东西，可以说

明来自东西南北的人群，在大一统的唐

朝统治下交流交往交融的过程。如程

奂、李重晖两个高级官员的墓志显示，他

们分别来自邯郸和天水地区。程奂的长

官叫李元忠，是粟特人，但在安史之乱后

还坚持守土有责，直至唐朝最后退出

西域。

这项考古发现也是丝绸之路多元

文化包容交融的见证。M20发现的彩棺

前高后低、前宽后窄，这种形制的棺最早

可以溯源到川西战国西汉石棺墓文化，

和著名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有关系。彩

棺上的翼马，可能是东罗马文化元素。

M12 出土的金银平脱器，显然是唐代宫

廷赐赠的高级政治馈赠品。还有东罗马

的金币、波斯银币、突骑施钱等外来货

币，都见证了丝路的繁荣。

吐鲁番巴达木东墓地充分体现了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

性、包容性以及和平性，是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重要遗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

边疆治理的考古见证
郭   物

故乡位于青藏高原东部黄河一级

支流湟水河南岸的一条山沟里。1967
年我上小学，学校位于村东边，由村庙改

建，校园内除殿堂改建的教室外，还有戏

台和后花园，都是村庄里最古老的建筑。

我家在村庄最西端，每天上学要

穿越整个村庄。从家到学校有几条路

可以选择，那都是小学生们信马由缰

走出来的。捷径是走大路。从校门口

拐向南边的村巷，约 200 米就到了省道

S206 线，村庄散布在公路两边。河滩

是夏日里喜欢走的路。放学后，小鸟

一样自由的我和伙伴们就在小河里游

泳、抓鱼，玩到太阳西斜，再背着背篼

去田野割草或捡拾牛马粪。

最 特 别 的 路 是 城 壕 。 离 校 门 口

100 多米就是村里有名的古城堡，村人

习惯叫“堡子”。冬季来临，风一阵紧

似一阵，夹着雪花，把刚从校门走出的

我们刮得全身直打哆嗦。一个个头大

一点、在伙伴们中间颇有威信的学生

大声说：“走城壕！”十几个小学生便紧

缩着脖子跟随。走进城壕，风小多了，

雪花也在空中摇摇晃晃，半天才落地。

城壕由一堵高大宽厚的墙和墙东

南侧一座座相连的土庄廓组成，壕宽

约 2 米，城墙高有 10 多米，由黄土夯筑

而成。据祖祖辈辈居住在堡子里的老

人说，最早的堡子四方四正，南北各有

一个城门，城门顶上有城楼，城墙顶上

可以走马车。我曾去过住在堡子里的

一个同学家，他家的南墙就是城墙，在

城墙顶上盖了一座小土楼。

1977 年恢复高考，我通过考学离开

村庄，毕业后在外谋生，再也没去过小

学校和城壕。2019 年春节回家时，我遇

到留在村庄的小学同学，他告诉我，小

时候天天看到和走过的堡子是明城堡，

墙根里立了碑，被保护起来了。

再后来，一年夏天，在同学们的倡

议下，我们邀请了小学的老师一起去看

看学校和城堡。10 多个满头华发的学

生，伴着年已古稀的 4 位老师，沿着城

壕缓步慢行。比起当年，城墙似乎变得

更加苍老、低矮，墙面上被雨水冲刷的

沟壑也更深了，但墙体依然完整。北墙

根竖立的一块石碑吸引我们走向前，只

见上面写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青海明长城——平安段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 2001 年 6 月 25 日公布   青

海省人民政府 2018年 7月 30日立”。

小时候几乎每天都从墙根走过的

住着几十户人家的堡子，竟然是万里

长城的组成部分，真不可思议，可那石

碑上的字写得分分明明。昔日的土墙

瞬间变得庄重、肃穆起来。我将脸庞

紧贴在城墙上，用手轻轻抚摸着城墙

上的土粒，脑海里浮现出多年前在城

墙根里度过的时光。

故乡的明城堡
董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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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亮
供图

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净瓶（左）、浙江钱

鏐墓出土秘色瓷夹耳罐。             郑建明供图

▲河北阳原县新庙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

穿孔装饰品。

▼新疆温泉县呼斯塔遗址东区墓地的大型墓葬。

以 上 图 片 均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提供

▲河南新郑市裴李岗遗址出土的

陶塑。

▲新疆吐鲁番市巴达木东墓

群出土的金银平脱花鸟纹铜镜。

▲山东青岛市琅琊台遗址出

土的龙纹空心砖局部。

▲河北张家口市郑家

沟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玦

形玉龙。


